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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亚的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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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公元 11 至 13 世纪上半叶是中亚伊斯兰化时期。7 ～ 8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西部呼罗珊

和中亚腹地河中地区; 10 ～ 11 世纪，在喀喇汗和伽色尼两个王朝的推动下伊斯兰教向东、向南传播，

今中国新疆西部、阿富汗中部和印度河流域的居民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 11 ～ 13 世纪，伊斯兰教深入

到中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文从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

层面剖析了伊斯兰教对中亚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中亚 伊斯兰化 喀喇汗王朝 伽色尼王朝 阿拉伯

中图分类号: B969. 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 2011) 04—0001—07

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 “在正统的哈里发时代，基本上完成了所谓 ‘穆斯林的
征服’……。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征服了波斯、肥沃的新月和北非洲。在阿拔斯人统治的
第一个世纪，征服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伊斯兰教胜利的阶段。”① 伊斯兰教在中亚取得胜利
( 即使非伊斯兰地区归附于伊斯兰教政权和使非伊斯兰地区居民改信伊斯兰教) 是阿拔斯王朝时

期，即征服运动的第二阶段。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中亚西部呼罗珊地区获得胜
利; 9 世纪中叶以后，即萨曼王朝统治时期，河中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伊
斯兰教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的任务落到了中亚地区三个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 ( 喀喇汗王朝、

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 的肩上。
10 世纪，萨曼王朝的波斯人将伊斯兰教推进到锡尔河中游东岸的一些城市和萨曼王朝东北
边境的一些部落 ( 如葛逻禄人) ，但直到 10 世纪初期，楚河流域、七河流域和伊犁河流域的大
部分居民和部落仍未接受伊斯兰教。这些地区接受伊斯兰教是在 10 世纪末期至 11 世纪，即喀喇
汗王朝统治时期。11 世纪初，在喀喇汗王朝武力的推进下，伊斯兰教东传到于阗，与此同时，

伊斯兰教向东北传到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库车等地。12 世纪，天山南部，库车以西地区的居
民基本上皈依了伊斯兰教。13 世纪，伊斯兰教传播到天山东北，以今吉木萨尔县为分水岭，其
东为佛教势力，其西为伊斯兰教势力。伊斯兰教在中亚东部的胜利应归功于喀喇汗王朝。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斯坦获得胜利的时间是 10 世纪中叶以后，即伽色尼王朝统治时期。阿拉
伯人对阿富汗的征服战争开始于 7 世纪中叶，650 ～ 651 年间攻下喀布尔。705 ～ 715 年，呼罗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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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屈底波的军队先后占领了赫拉特、喀布尔、哥疾宁等城。阿拉伯人在这些城市摧毁佛寺，迫
使一部分市民改信伊斯兰教。在此时期内，阿富汗的一些中心城市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其余大多
数地区仍然是非伊斯兰教地区。10 世纪中叶，阿尔普特勤率军南下，以哥疾宁城为都建立了以
伊斯兰教逊尼派为国教的伽色尼王朝。在该王朝的大力推进下，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取得了胜利。

伊斯兰教向北印度的传播也是由伽色尼王朝完成的。7 世纪末，阿拉伯军队在征服呼罗珊和
河中地区之时，曾逼近北印度边缘。8 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占领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旁遮普北
部地区，征服木尔坦，将其纳入伊拉克总督辖区，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度西北部。但是，该地区
的大多数居民并未改信伊斯兰教。10 世纪下半叶，伽色尼王朝发动“圣战”，征服信德地区，大
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民众、阿富汗人迁入印度定居，与当地居民融合，伊斯兰教在印度有
了根基。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些原来信仰印度教的封建主改信了伊斯兰教。12 世纪中叶，阿富
汗古尔人夺取印度西北部地区，继续向朱穆拉河和恒河流域扩张，伊斯兰教也随之传播到这些地

区。13 世纪初，印度德里素丹国 ( 1206 ～ 1526 年) 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印度北部的大部分
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在北印度伊斯兰教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和以后的德里
素丹王朝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伊斯兰教向西传到小亚细亚的过程中，塞尔柱人起到了重要作用。11 世纪中叶以后，在
伊斯法罕建立政权的塞尔柱帝国夺取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市，但他们未能在此立足。1071 年，

塞尔柱帝国与拜占廷帝国为争夺小亚细亚发生战争，在战争中，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受伤被俘，

拜占廷战败，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政权。大批游牧民族涌人小亚细亚，改变了小亚细亚居
民的宗教信仰，使小亚细亚最终纳入了伊斯兰世界。

10 世纪中叶以后，伊斯兰教在向外传播的同时，在中亚地区向纵深发展。两百多年以后
( 13 世纪初) ，伊斯兰教在中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渗透到中亚社会的各个角落，

成为中亚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亚居民的伊斯兰化在物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诸方面呈现
出来。

喀喇汗王朝统治的河中地区和锡尔河以东地区，伊斯兰文化对这些地区居民的饮食、服饰、

婚嫁习俗产生了极大影响。在饮食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恪守 《古兰经》对饮食的有关规
定，禁食猪肉、驴肉、马肉和狗肉，自死的牲畜一律不吃，牛羊肉均由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宰
杀等等。在服饰方面，男人戴小花帽，妇女围头巾，这是伊斯兰教服式，伊斯兰教认为，在室
外，头部不加任何遮盖是对上天的一种亵渎。为保持清真寺的神圣和洁净，穆斯林在鞋外还要穿
上套鞋，在入殿之时只需脱去套鞋，既方便又干净。穆斯林喜爱棉布，他们衣服的原料主要是棉
布，布料和服装的装饰采用植物的枝、叶、蔓、果及几何图形，严禁偶像崇拜。

中亚居民遵守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习俗，如定时礼拜、净身、割礼、葬礼。以往中亚居民死
后的埋葬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以祆教实行的火葬盛行。接受伊斯兰教以后，中亚居民的葬俗按
伊斯兰教教规实行土葬，尸体洗净后裹以白布，放入墓坑中，脸朝圣城麦加的方向。接受伊斯兰
教以后，中亚居民开始过如开斋等阿拉伯人的节日。11 世纪，伊斯兰历在中亚东部居民中使用，

在叶儿羌 ( 今莎车) 出土了这一时期的法律文书，他们使用了伊斯兰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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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构建方面，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也遵照伊斯兰正统国家的模式。在中亚，这些王
朝统治者承认阿拔斯哈里发的宗教首领地位，尊哈里发为最高宗教统帅。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王
朝的铸币上出现了哈里发的名字 ( al － Mustazhir) 。中亚统治者以获取哈里发授予的称号为荣，
据《治国策》记载，伽色尼素丹马赫穆德随着他征服地区的增多，曾要求哈里发授予他更多的
头衔，他送了十多次申请都没有结果，最后采取了一些卑鄙的手段。① 在莎车发现的文书中，喀
喇汗王朝的汗都带有一系列伊斯兰教式的尊号。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对外扩张也采取伊斯兰政权惯用的方式，即对异教或异端发起圣

战。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在扩张领土之时打着圣战的旗号。据中亚和西亚的伊
斯兰文献反映，喀喇汗王朝穆萨汗在 960 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后，从 961 年至 1006 年间，
向于阗发动了多次“圣战”，但从宋朝的历史记载和敦煌发现的于阗文文书来看，双方的战争纯
粹是政治和军事上的争夺，与宗教无关。② 伽色尼王朝统治者对印度的征服也打着圣战的旗号，
实际上，他们发动的战争大多数是为了掳掠印度的财富。塞尔柱人在征服西波斯和两河流域之
时，也打着伊斯兰教正统派的旗号，打击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权布威希王朝，他们拥护逊尼派的口

号赢得了哈里发的支持。此后，在阿姆河下游兴起的花剌子模帝国也在圣战的名义下扩张，摩诃
末声称要把穆斯林从异教徒 ( 即西辽契丹人) 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210 年的塔剌思之战给他带
来了声誉。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也采取伊斯兰政权模式，他们在形式上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

家和规范社会秩序。莎车出土的一件处理土地纠纷案的法律文书反映，文书行文按伊斯兰教规定
的固定式样书写: 文书开头是赞颂安拉: 我赞颂独一无二的安拉 ( bismi － alla al － rahman － i al －
rahim) ; 正文第一行: 以宽厚、仁慈的安拉的名义; 第二行: 哈孜 ( 伊斯兰教法官) 和伊玛目阿
布·巴克尔·穆哈迈德 ( Abu Bakr Muhammad) ———愿真主保佑并庇护他——— ( 裁定) 的文书。

在文书中，凡提到喀喇汗之名，以及在第一次提到证明人之名时，都要乞求安拉保佑他们。在行
文及结尾判决部分一段出现 “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乞求帮助”的话语。③ 行文用语为阿拉伯语。

在经济制度方面，这些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伊斯兰化倾向也十分明显。萨曼王朝时期，
呼罗珊实行伊斯兰教的分封土地制度，即伊克塔土地制，河中地区的农业区域也有赏赐 “份地”
( 伊克塔) 。到了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时期，伊克塔制度得到了广泛推行。在此期间，采邑
制成为中亚占优势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它遵循着与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一

致的发展道路。最初，伊克塔 “份地”及在其土地上耕种的农民，都由国家支配，土地不是受
封者的私人财产，受封者不能干涉农民的生活，并且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贡赋，此外还要按照

王朝统治者的要求，率领自带装备的武装部队去为王朝统治者效劳。从 11 世纪后期起，特别是
在 12 世纪，大部分封建主的领地变成世袭领地，在其上耕作的农民也逐渐处于完全依附于封建
主的地位。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以伊斯兰教教派斗争的形式出现。在它们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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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扎姆·莫尔克，〔英〕胡伯特·达克著; 蓝琪，许序雅译: 《治国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9 ～ 157 页。
钱伯泉: 《大石国史研究———喀喇汗王朝前期史探微》，《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该文书的全部内容见牛汝极: 《莎车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语法律文书与〈福乐智慧〉研究》，《西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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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亚各地几乎都存在着一支以伊斯兰教事业为生的宗教队伍，其中上层分子拥有包括耕

地、房产、商店、作坊、旅店等在内的大量 “瓦克夫”财产，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与世
俗封建主的代表———王权争夺权力。在这一斗争中，统治集团有时候寻求与他们的结合，有时候
又以异端为由打击宗教势力。在很长时间内，教权占据上风，宗教界以异端信仰为由处死的西喀
喇汗不止一个。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胜利，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这些王朝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斗

争采取了伊斯兰教派别斗争的形式。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以后，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指导和束
缚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行动; 宗教界上层利用伊斯兰教剥削普通穆斯林。穆斯林反对统治者的斗争
往往采取伊斯兰教异端 ( 如伊斯玛仪派、卡尔马特派) 的形式出现。代表被压迫人民特别是手
工业者利益的伊斯玛仪教派在呼罗珊的活动频繁，该派主张财产共有、社会平等。教徒们在伊拉
克南部库法附近举行武装起义，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势力迅速扩张到呼罗珊和河中

地区。

中亚伊斯兰化在文化方面的改变首先是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的使用。在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
王朝统治期间，尽管他们的语言普遍流行，但由于诵读 《古兰经》、礼拜、传教等宗教活动的需
要，中亚居民开始接触和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著作者也开始用阿拉伯文写作，以获得更多
的读者。于是，在中亚学习和掌握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的人在逐渐增加。10 世纪以后，采用阿
拉伯字母书写本族语言的现象出现，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语言有: 呼罗珊和塔吉克斯坦使用的

波斯语，河中地区和中亚东部使用的突厥语，阿富汗斯坦使用的普什图语，北印度使用的乌尔都

语。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本民族语言在喀喇汗王朝统治的中亚东部表现最为明显，此前，塔里木
盆地南缘地区的文字繁杂，有婆罗迷文、粟特文、藏文、汉文，以及当时高昌回鹘人创造的回鹘
文，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文字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到 13 世纪，阿拉伯文字还没
有能够成为喀喇汗王朝使用的唯一文字，但阿拉伯文已经普遍使用，这种情况从铸币和法律文书

中可以反映出来。在 10 ～ 13 世纪初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铸有阿拉伯文铭文，它与西亚、中亚其
他地区的各种阿拉伯文钱币同属于伊斯兰文化系统。1992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出土的西辽古
币，也铸有阿拉伯字体样花纹。在莎车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大多数采用阿拉伯文签名。

10 世纪以后，中亚文学和艺术从形式到内容都打上了伊斯兰文化的烙印。著作者把模仿阿
拉伯伊斯兰诗歌流行的模式视为一种时髦。他们以对真主、先知、四位圣门弟子及王朝统治者的
赞颂开篇，然后才进入对故事情节的描绘和对伦理问题的论述。1069 年在喀喇汗王朝文化中心
喀什噶尔写成的《福乐智慧》就是按照穆斯林著作程式写成的，它采用了阿拉伯诗歌中的阿鲁
孜韵律，这种韵律于 9 世纪初传到了呼罗珊。1072 年，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用阿拉伯
文写成《突厥语大词典》，也模仿了阿拉伯词典的编纂方法，以阿拉伯字母拼写词条并释义。这
两个事例充分反映了中亚文学方面的伊斯兰化倾向。

中亚艺术的伊斯兰化倾向更加明显。由于建筑业的发展，实用艺术随之发展起来。建筑砖
瓦、砌面陶板、雪花石膏雕刻等等装饰都采用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图案，即几何图、植物纹、鸟
纹、花式题词。在这一时期的中亚建筑和用具上随处可见。从 11 世纪起，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
城出现了典型的伊斯兰建筑形式，即复杂的多立柱式组合建筑，这类建筑的主体部分是: 底部为

方体，顶部为圆穹、圆拱，建筑物有尖拱或圆拱形式的正门，由于呼唤礼拜的需要，在主体建筑
或大门的两侧建有邦克楼 ( 又称宣礼塔) ，建筑物的外墙砖上刻有植物图案和花字题词。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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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墓建筑也表现出伊斯兰风格，如桑扎尔素丹陵，陵墓为方型穹顶殿，殿外有回廊，殿内两壁设

有壁龛。
中亚的伊斯兰化倾向还可以从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中反映出来。在思想

上，中亚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利用伊斯兰教加强思想统治，注重以伊斯兰教教义统一人们的

思想。公正、平等是伊斯兰教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古兰经》重视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提倡精诚团结，以缓和社会冲突，真主是团结一致的凝聚力量: “你们当全体坚持
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 ( 3: 103) ① 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利用 “团结、友爱，穆斯林皆兄
弟”的思想，以平息现实生活中人的不平等现象。一方面，他们宣扬作为真主的奴仆，人人都
是平等的，君主与臣子之间、伯克与百姓之间应该建立友好、亲善和谐关系。伊斯兰教在集体礼
拜时，穆斯林不论老少、贫富、种族和肤色，按到来的先后顺序排队，一齐礼拜，念祷真主，这
种祈祷显示了和谐友爱的兄弟般情义。另一方面，根据《古兰经》“行善和作恶的人都各有若干
等级”，不同的等级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统治者的权利是真主造人时赋予的: “他以你们为大
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 ( 6: 165) 这些思想支持喀喇汗
王朝和塞尔柱帝国在经济上实行的等级分封制。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顺应、吸收和兼容了中亚的传统文化，形成了有别于阿拉伯

文化的操突厥语诸族—伊斯兰文化。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说: “这些
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纵然成为虔诚的笃信者，也不可能如阿拉伯人那样去理解伊斯兰教的内

容。每一个民族之了解伊斯兰教，必定搀杂着本民族许多古代宗教的传统; 每一个民族了解伊斯
兰教的术语，必定模拟它，使它近似自己的宗教术语。”② 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王朝统治时期中
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实际上是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渗透、整合的过程，经过
对多元文化扬弃、纳新、吸收、发展，中亚地区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以操突厥语诸族传统文化为特
质、以伊斯兰教为表象的新文化体系。
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不同，中亚的操突厥语诸族—伊斯兰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在政治体

制上，中亚操突厥语诸族的三个王朝不同于一般伊斯兰国家的政教合一制。阿拉伯人的政教合一
的内涵之一是国家领袖和宗教领袖的身份合一、政权与教权合一; 而中亚操突厥语诸族王朝，
“汗位”的继承不是依统治者在宗教界的地位，而是依汗室成员身份得以继承，尽管他们都强调
汗王所具备的一切是真主赐予的。这三个王朝世袭王权的观念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操突厥语诸族
文化的相互融合。
其次，阿拉伯人的政教合一的内涵还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和宗教法律制度合一、政府机构和宗

教机构合一、政府行为和宗教行为合一，而操突厥语诸族王朝的司法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宗教界首
领手中，尽管法官也称哈齐，但是，掌握司法权的大多数是部落首领，实施的法律也是按照符合

当时部落生活习俗的习惯法。直到 16 世纪，哈萨克人的法律仍然以习惯法，而不是以伊斯兰教
法治理社会。
在经济制度方面，喀喇汗王朝将伊克塔土地制度与以往的阿尔泰突厥政权的分封制度结合起

来，王室成员把国家看成是他们整个氏族的财产，各个成员都有分得一份的权利。喀喇汗王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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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统治下的土地实行“份地”，这种“份地”名为“伊克塔”，是赏赐给王室成员和军事首领。①

大塞尔柱帝国也与喀喇汗王朝一样采取赏赐给王室成员和军事首领的伊克塔制度。

在信仰方面，伊斯兰教奉行严格的一神教义，反对除安拉之外的任何崇拜; 而操突厥语各族

的信仰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接受伊斯兰教的宗教观，承认神创说，另一方面，他们明显持

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 ( 动物崇拜) 的观念长期保留下来，如祈雨，占卜、算卦、

看相、念咒、跳神等习俗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操突厥语诸族把这些信仰与对真主的信仰糅合在
一起，萨满巫师在跳神之时，赞念真主和呼唤穆斯林圣贤。此外，他们还保持了祖先崇拜的习
俗。伊斯兰教在应对以上问题时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伊斯兰
教习俗糅合在一起，陵墓 ( 麻扎) 崇拜便是这种糅合的体现。在麻扎朝拜的仪式中，朝拜者把
三角旗绑在树枝上，插在麻扎周围，或在周围的小树、灌木上拴上各种颜色的布条，在高竿上挂
牛尾、马尾及其他饰物，这些都是萨满教的做法。

伊斯兰教自公元 8 世纪传入中亚，至今已有 1300 年的历史。中亚五国的穆斯林人口共约
3257. 45 万，占总人口的 69. 8%。②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之前，原始宗教、祆教、摩尼教、佛
教、景教都在中亚传播过，其中祆教、佛教在不同时期还占据过主导地位，但伊斯兰教最终在中
亚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中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中亚伊斯兰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
界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伊斯兰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教义和仪式。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存在
着与祆教、犹太教、基督教一致的观念，特别是与在中亚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祆教。祆教认为，人
死时灵魂离开肉体，三日之后由一女神接至 “分别之桥”接受审判，即最后审判，审判后分别
进入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的观念在祆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存在着。每日五次祈祷、洁净
习惯、赈济义务等伊斯兰教的礼拜仪式，有的也源于其他宗教，如祆教。教义和宗教行为的相似
性使伊斯兰教容易被中亚居民接受。

2. 伊斯兰教具有包容性。伊斯兰文化在中亚与操突厥语诸族文化相互协调。在宣扬、评判
道德伦理以及明辨是非等方面利用了原来的操突厥语诸族文化。如 《福乐智慧》一书在强调伊
斯兰思想观念“幸运无常”时，引用了古突厥人的名言: 幸运之主啊，莫为幸运而得意，有声
望者啊，切莫对幸运轻信。世间三物: 流水、舌头和幸运，总是反复无常，流转不停 。③ 关于人
性: 有一句古突厥格言讲得真好，愿你记取它为座右铭: 与娘奶一起注入的善性，直到死之前，

不会变更。先天而生的天赋秉性，只有死亡能把它撼动。④ 引用的古突厥格言贯穿全诗，反映了
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

3. 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也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最初，阿拉伯人依靠了
武力传播伊斯兰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推行伊斯兰教开辟道路。以后，喀喇汗王朝也使用武力强
迫塔里木盆地南缘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然而，武力绝不是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随之而来的经济手段和文化影响才是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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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传播伊斯兰教之时，对异教徒课以重税，不堪忍受人头税重负的祆教、摩尼教教
徒纷纷改信了伊斯兰教。屈底波宣布: “谁来做星期五的礼拜，我就给谁两个第尔汗。”① 此外，

阿拉伯统治者将大批阿拉伯籍手工业者迁往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定居，让他们住在当地人腾出
的房间里，鼓励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

先进的伊斯兰物质文化也是中亚居民接受伊斯兰教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商人在伊斯兰教传播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巴托尔德认为: “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领域中，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时代
的文明民族里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游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国家的产品，特别是衣服……首先
是纺织品。”② 随着商品的交换，游牧民熟悉了穆斯林的商品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接受伊斯
兰文化各个层面的影响。

阿拉伯人以《古兰经》为依托在中亚推行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消除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之间交流的障碍，儿童在还不识字阶段就会用阿拉伯语祈祷、咏唱; 中亚学者有的只会讲阿拉伯
语，而不会说自己的母语。由于阿拉伯语言文字的推行，中亚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互相渗透。这些
也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

清真寺的修建和经学院的创办对宣传伊斯兰教教义也起着重要作用。从 12 世纪起，伊斯兰
教的传教士们开始用突厥文书写简单易懂的宗教诗歌和短文传教，以强化他们的宗教感情。这些
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亚伊斯兰化的进程。

阿拉伯人入侵中亚的时间只有几十年，然而，中亚伊斯兰化的过程却是漫长的。从 10 世纪
中叶开始的伊斯兰化过程到 13 世纪初基本完成。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然在继续着，即使是在
接受伊斯兰教较早的河中地区，多元宗教信仰的局面还一直维持到 15 世纪初。1403 年出使撒马
尔罕城的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写道: “撒马尔罕居民中，亦不乏操突厥语族人、阿拉伯人及波斯
人等。这些人仍然各尊其教派。至于伊斯兰教以外之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布
派、聂斯托里派，皆有。尚有信奉拜火教，而自称基督徒之印度人，亦所在多有。”③

伊斯兰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宗教的一致性，有利于促进各族之间的通婚，有利于
多种文化的趋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使中亚居民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道德规范、

共同的行为准则，加速了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为中亚古代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奠定了基础。

( 作者单位: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 陈 霞

责任校对: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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